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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数字化转型浪潮叠加的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亟须通过战略升级构建可持续竞争优

势。本文从人数交互视角切入，基于中国 479份专精特新企业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和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研究方法，探究人数交互、精一创业导向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SEM 结果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并促进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

创新先行性的形成；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但对专精特

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创新先行性对

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数字人力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

提升，数据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fsQCA 结果识别

出四类构建高竞争优势的有效组态路径，分别为“数智人力驱动技术深耕型”“数据引领细分拓展型”“数字管理

驱动创新渗透型”“数据赋能市场创新突破型”，揭示了人数交互和精一创业导向的多重等效组合机制。本文研究

为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通过精一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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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正处

于从技术跟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凭借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的特质，在产

业链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1］。《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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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作为实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关键路径，提出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和深度赋

能、充分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等要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然而，专精特新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细分市场容量限制所导致的专业化“锁定”［2］、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创新成

果转化缓慢等问题，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使竞争优势不断被重新定义［3］，数字化资源的有效

利用成为破局焦点。

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具备整合和重构内外部资源的能

力，这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4］。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现有研究已逐步从强调技

术的工具属性［5］，转向关注数据资源和人力要素的能动性［6］，并开始引入人数交互概念，用以

刻画企业所处的一种新型数智化组织情境，即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高频协同、持续互动并嵌

入组织运行过程的情境条件［7］。这一环境不仅改变了组织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认知结构，也重塑

了企业战略形成和机会识别的基础逻辑。精一创业导向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重要战略

取向，包括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三个维度［8］，精一是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

是专精特新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之一［9］。然而，现有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仍聚焦于单一

技术创新或市场细分等视角，对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的融合机制缺乏系统阐释，也未能厘清

精一创业导向在人数交互和竞争优势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人

工智能赋能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企业并非简单地使用数字技术，而是嵌入新型人数交互环境。人

数交互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导向的形成，并进一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竞争优势，仍有待深入

探讨。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构建“人数交互—精一创业导向—竞争优势”理论模型，旨在解

决三个关键问题。其一，剖析人数交互环境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精一创业导向的形成，明确数

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其二，探究精一创业导向在人数交互和竞

争优势之间的中介作用，明晰其各维度的影响路径。其三，挖掘专精特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组

态路径，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引入人数交互视角，本文将其界定为企业所处的

重要数智化组织情境，将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纳入分析，以弥补传统创业管理文献对企业内

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静态割裂分析。其二，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的混合研究范式，这种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结合，既弥补了 SEM对条件组合解释力的

不足，又克服了 fsQCA在因果关系验证方面的局限，为数字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创业管理研究提供

了方法创新。其三，本文聚焦专精特新企业，丰富了创业管理理论在专精特新企业情境下的解释

力，也为政策制定者优化数智基础环境建设，以及企业制定差异化战略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理论

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人数交互与竞争优势

人数交互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现已拓展至组织管理

领域。Gupta和George提出，人的数据洞察能力和数据资源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组织情境中通

过持续互动，共同推动创新活动开展和商业模式演化［10］。人数交互的关键不在于数据本身，而

在于人如何在情境中获取、解释和运用数据［11］，凸显了人类能动性和组织情境在数据价值实现

中的核心地位。近年来，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人数交互的组织情境含义，企业通过数

据驱动激活数据价值［12］、提升数字敏捷性，进而持续优化组织惯例、强化市场机会识别能力，

最终形成先发竞争优势［13］。因此，本文将人数交互界定为一种企业所处的重要数智化组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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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数字人力资源（具备数据分析和算法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本）和数据资源（可捕获、存储、共享

和挖掘的数据资产）在组织中形成稳定嵌入、高频协同和制度化运行的情境。竞争优势则被界定

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在多维度上持续实现更高价值创造的综合性、中长期能

力，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想要构建竞争优势，需要依托深度专业化、持续技术创新，以及敏锐捕

捉细分市场需求的能力。本文将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视为人数交互环境在组织层面的核心表

征，并据此探讨其对竞争优势和精一创业导向的系统性影响。

⒈数字人力资源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数字人力资源涵盖数字技术人力资源和数字管理人力资源［10］。数字技术人力资源是指具备

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核心数字技能的专业人才，其能够利用新兴数字技术从大规模数据中提炼

战略价值信息［14］。这使专精特新企业在市场中更具创新性和适应性，从而构建竞争优势。数字

管理人力资源是指具备数字管理能力的人员，且能够基于数据洞察进行科学决策，并整合协调组

织内外部资源［15］，进而指导管理者优化组织的价值主张，实现组织的价值共创［16］。同时，数字

管理人员还能够和其他管理人员密切协作，推进组织平台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提升专精特新企业

的管理效率和战略执行力，进而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竞争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H1a：：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⒉数据资源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数据资源在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谢康等指出，企业通过有效利

用大数据能够实现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构和优化，进而促进组织创新实践的演进［17］。数据资源不

仅记录业务流程、驱动平台高效响应指令、支持复盘诊断，还集成产品和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信

息，助力机会识别、服务优化、在线实验和新产品孵化，从而提升企业适应性和市场占有率。在

人数交互视角下，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之间构成高度耦合的互动关系，数字人力资源通过技

术和认知能力挖掘数据价值，数据资源则为决策提供底层支撑，两者实现双向赋能［7］。这种互

动既强化了数据资源对业务战略的支撑，也进一步拓展了竞争优势的边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如下假说：

H1b：：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二）人数交互与精一创业导向

精一创业导向被视为专精特新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倾向和战略偏好，专精特新企业

通过集中资源发展核心技术、深耕细分市场并持续保持创新探索，从而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8］，
是一种源于企业认知结构和信息处理方式的战略倾向。企业如何识别机会、如何理解技术路径和

如何感知客户需求，取决于其内部的信息加工能力。人数交互强化了企业在技术感知、市场洞察

和资源配置方面的认知能力，使企业更可能选择与自身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相一致的聚焦型战

略。具体而言，通过数字人力资源与数据资源的协同，可从三个维度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精一

创业导向。一是依托数据研判技术趋势，强化技术导向。二是挖掘用户需求数据，助力企业深耕

细分市场。三是依靠数据降低创新搜寻成本，培育企业创新先行特质。

⒈数字人力资源对精一创业导向的影响

在技术导向层面，数字人力资源凭借其深厚的技术背景和专业技能，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

研发和落地应用提供关键支持［14］。尤其在技术驱动型创业企业中，数字技术人才能够通过深入

分析市场数据，精准识别技术趋势和创新需求，指导企业聚焦核心技术领域，提升差异化竞争优

势。在细分市场导向方面，数字技术人员和数字管理人员凭借出色的数据洞察力，能够从复杂多

源数据中提取细分市场需求特征，为专精特新企业精准识别和响应特定市场群体提供依据［15］，
还可通过消费者行为分析优化产品定位，实现市场战略由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增强专精特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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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细分市场中的渗透力和黏性。在创新先行性层面，数字技术人员通过创新和学习能力，能够

探索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为专精特新企业搭建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体系。数字管理人员则能够将

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决策，推进创新项目实施，以创新先行开拓市场，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创

新先行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技术导向。

H2b：：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细分市场导向。

H2c：：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创新先行性。

⒉数据资源对精一创业导向的影响

在技术导向方面，数据资源为技术研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基础［17］。通过分析大量数据，专

精特新企业能够掌握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方向。在细分市场导向

方面，数据资源包含了丰富的市场信息和消费者信息［18］。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专精特新企业

能够深入了解不同细分市场的特征、需求和竞争态势，进而制定精准营销策略和产品开发计划，

构建细分市场竞争优势。在创新先行性方面，数据资源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为专精特新企业

的创新活动注入了持续的决策依据，提升创新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

下假说：

H3a：：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技术导向。

H3b：：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细分市场导向。

H3c：：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创新先行性。

（三）精一创业导向与竞争优势

精一创业导向与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对其成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中，精一创业导向中的技术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聚焦技术研发和应用，实现技术

领先并提升竞争优势［8］。在细分市场导向层面，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市场细分识别目标客户群体，

进而制定精准营销策略，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创新先行性则体现专精特新企业

在创新方面的积极主动和领先意识。精一创业导向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在聚焦的领域内持续进行创

新，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19］。这种创新能力不仅满足市场需求，还推动专精特新

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a：：技术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H4b：：细分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H4c：：创新先行性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四）精一创业导向的中介效应

⒈技术导向的中介效应

技术导向是指企业以技术创新为首要驱动力，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实现超额收益和先发优势的

战略取向［20］。在人数交互视角下，数字技术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为技术导向提供了决策依据、

资源支持和创新动力。数字技术人员凭借算法研发、机器学习等专长，能够把握外部科技趋势并

整合内部知识，快速形成可行的研发方案，显著增强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导向强度；实证研究已

证实，高水平数字人才储备和数字导向可显著提升运营绩效和新产品成功率［21］。技术导向在数

字人力资源与竞争优势、数据资源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H5a：：数字人力资源通过技术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H5b：：数据资源通过技术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⒉细分市场导向的中介效应

细分市场导向是指专精特新企业将整体市场划分为若干具有同质需求的细分单元，并针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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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细分市场推出差异化价值方案，以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22］。在人数交互视角下，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凭借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能力，能够从高维数据中快速识别隐蔽的客群结构和

需求特征［14］；数字管理人力资源则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制定贴合各细分市场的产品

配置、定价和沟通策略，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15］。综上所述，细分市场导向能够通过差异化

价值创造、成本控制和机会识别等机制，将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的潜在效益转化为可持续竞

争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6a：：数字人力资源通过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H6b：：数据资源通过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⒊创新先行性的中介效应

创新先行性强调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产品或商业模式上率先而动，体现专精特新企业主动

探索和快速迭代的战略导向［23］。在人数交互视角下，数字技术人力资源凭借机器学习和数据挖

掘能力，从高维数据中洞察潜在创新契机，而数字管理人力资源则以数据洞察为依据，统筹资源

并推进创新项目落地。同时，专精特新企业借助海量数据实时跟踪竞争对手的研发动向和市场空

白点，将数据价值转化为社会和商业创新［24］。基于差异化、成本领先和市场先机等路径，创新

先行性能够把人数交互激发的知识和资源沉淀为持续竞争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H7a：：数字人力资源通过创新先行性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H7b：：数据资源通过创新先行性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SEM 和 fsQCA 两种方法揭示人数交互视角下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机制。

SEM可同时处理多重潜变量及其测量误差，适用于检验数字人力资源、数据资源、技术导向等

连续潜在因子之间的线性路径、测算模型整体拟合度并验证中介效应，进而为理论假设提供统计

稳健的净效应证据［25］。然而，专精特新企业在资源禀赋和战略导向上呈现异质性，单一线性模

型难以解释其竞争优势的多重并行路径和因果复杂性。

为弥补 SEM平均化视角的局限，本文进一步引入 fsQCA方法。fsQCA以集合论为基础，关注

不同条件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可捕捉非线性、非对称和等效多元现象，揭示变量

之间的多种异质配置如何促成高竞争优势。在数字化转型和动态环境中，专精特新企业往往通过

多条互补路径实现绩效跃迁，fsQCA 能够识别这类条件组合规律并测量各路径的覆盖度和一致

性，为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差异化建议。最新研究亦表明，将SEM和 fsQCA结合可在验证假

设的同时揭示构建高竞争优势的前因组态，增强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和解释深度［26］。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①

本文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研究数据，在正式调研前，先对专精特新企业中高层管理

者进行小范围预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调整。正式调研于 2024年 12月至 2025年 3月

间进行，调研的专精特新企业覆盖中国东部、中部、南部、东北部不同省份的主要城市，发放途

径主要包括企业访谈、社会网络资源、调研公司等，问卷填答者为中高层管理者，能够保证对专

精特新企业基本情况和战略规划有全面和清晰的认识。本次调研共发放 700份问卷，经数据清洗

后，最后获得 479 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68. 4%，满足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样本量要

求，并保证结果的内部有效性。

① 样本分布特征表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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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测量

本文的研究主要包含人数交互、精一创业导向和竞争优势 3个变量，在测量量表的选择和设

计过程中遵循三条原则。一是选择适合本文的成熟量表。二是所选用的英文量表均采用“翻译—

回译”的方法，保证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三是选择信度和效度较好的量表，并根据研究

需求对量表进行修订，同时剔除预调研时发现的不良题项。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七级刻度，1
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所有数据均通过见数平台进行采集。

人数交互共包括 3个维度，测量方法参考Gupta和George、Ghasemaghaei的做法［10，27］，并对

量表进行修订，采用“我们为员工提供大数据分析培训”等 6个题项对数字技术人力资源维度进

行测量，采用“大数据分析经理了解并重视其他职能经理、供应商和客户的业务需求”等 6个题

项对数字管理人力资源维度进行测量，采用“我们探索、分析、审查和利用的数据数量是巨大

的”等5个题项对数据资源维度进行测量。

精一创业导向共包括 3个维度，测量方法参考Zhou等、Deshpande等的做法［28-29］，并对量表

进行修订，采用“本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技术”等 5个题项对技术导向维度进行

测量，采用“我们对顾客服务有常规的评估”等 8个题项对细分市场导向维度进行测量，采用

“我们推出了许多新产品或新服务”等6个题项对创新先行性维度进行测量。

竞争优势的测量方法参考 Helfat 和 Raubitschek、Wu 的做法［30-31］并对量表进行修订，采用

“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具有较高销售收入增长率”等6个题项进行测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主要考虑专精特新企业基本特征可能对竞争优势及核心自变量同时产

生系统性影响，从而带来潜在混淆偏误。参考杨震宁等的做法［32］，并结合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

特征，本文将企业规模、成立年限、企业性质和行业类型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实证结

果的稳健性和解释力。

四、实证分析

（一）基于SEM的分析

⒈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知，理论

模型中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 700，组合信度均大于 0. 700，表明量表信度较高。

各维度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 500，除技术导向的平均方差提取值略低于 0. 500外，其余变量的平

均方差提取值均大于0. 500，表明量表效度较高。

⒉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采取事前控制和事后检验两种方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事前控制包括两点。首先，对

问卷的结构和内容进行合理设计，问卷题项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其次，在正式调研前进行预调

表1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维 度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

数字管理人力资源

数据资源

技术导向

细分市场导向

创新先行性

竞争优势

因子载荷

0. 700—0. 788
0. 623—0. 810
0. 649—0. 803
0. 607—0. 781
0. 673—0. 787
0. 676—0. 840
0. 700—0. 764

Cronbach’s α
0. 880
0. 860
0. 842
0. 772
0. 903
0. 881
0. 874

平均方差提取值

0. 549
0. 509
0. 522
0. 460
0. 539
0. 558
0. 538

组合信度

0. 879
0. 861
0. 844
0. 772
0. 903
0. 883
0.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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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完善，同时正式调研强调数据保密性。事后检验采用Harman单

因子检验方法，对问卷所有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①，未旋转的主成分分

析出 7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且第１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9. 403％，小于 40％这一临界点，

表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⒊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及区分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列（1）至列（10）各变量间

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 0. 700，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尚在可接受范围。列（5）至列（11）各变量

平均方差提取值的平方根值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余变量的相关系数，满足区分效度判定标准，表明

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⒋SEM检验结果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χ 2/df 为 1. 642，小于临界值 3；SRMR 为

0. 044，小于临界值 0. 080；RMSEA 为 0. 037，小于临界值 0. 080；GFI 为 0. 884，大于临界值

0. 800；NFI为 0. 880，大于临界值 0. 800；CFI为 0. 949，大于临界值 0. 900；TLI为 0. 945，大于

临界值0. 900。各检验结果均满足判断标准，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根据本文理论模型做路径分析，SEM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由表 4可知，数字人力资源对竞

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0. 351，P值<0. 001，在0.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

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1a得到验证。数据资源对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 0. 108，但不显著，

① 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2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及区分效度结果

变 量

1 企业规模

2 成立年限

3 企业性质

4 行业类型

5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

6 数字管理人力资源

7 数据资源

8 技术导向

9 细分市场导向

10 创新先行性

11 竞争优势

（1）
1
—

0. 413**

-0. 138**

0. 064
-0. 081
0. 023

-0. 020
-0. 027
0. 078

-0. 043
0. 073

（2）
2

—

-0. 196**

0. 163**

-0. 076
-0. 052
-0. 007
-0. 040
-0. 019
-0. 022
-0. 005

（3）
3

—

-0. 024
0. 033
0. 033
0. 103*

0. 064
0. 052
0. 022
0. 039

（4）
4

—

-0. 033
0. 009
0. 040

-0. 004
-0. 053
-0. 011
0. 006

（5）
5

0. 742
0. 538**

0. 315**

0. 422**

0. 342**

0. 440**

0. 428**

（6）
6

0. 713
0. 272**

0. 411**

0. 331**

0. 395**

0. 413**

（7）
7

0. 722
0. 420**

0. 453**

0. 381**

0. 368**

（8）
8

0. 678
0. 387**

0. 343**

0. 443**

（9）
9

0. 734
0. 289**

0. 474**

（10）
10

0. 747
0. 320**

（11）
11

0. 733
注：**和*分别表示P<0.010和P<0.050，对角线为各变量平均方差提取值的平方根值，下同。

表3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名 称

绝对拟合指数

增量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χ 2/df
SRMR

RMSEA
GFI
NFI
CFI
TLI

指数值

1. 642
0. 044
0. 037
0. 884
0. 880
0. 949
0. 945

临界值

<3
<0. 080
<0. 080
>0. 800
>0. 800
>0. 900
>0. 900

拟合效果

好

好

好

较好

较好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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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未得到验证。数字人力资源对技术导向的路径系数为 0. 545，P值<0. 001，在 0. 1%水平上显

著，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技术导向，H2a得到验证。数字人力资源对细

分市场导向的路径系数为0. 353，P值<0. 001，在0.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

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细分市场导向，H2b 得到验证。数字人力资源对创新先行性的路径系数为

0. 490，P值<0. 001，在 0.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创新先

行性，H2c得到验证。数据资源对技术导向的路径系数为 0. 386，P值<0. 001，在 0. 1%水平上显

著，表明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技术导向，H3a得到验证。数据资源对细分市场导

向的路径系数为0. 434，P值<0. 001，在0.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

形成细分市场导向，H3b 得到验证。数据资源对创新先行性的路径系数为 0. 290，P 值<0. 001，
在 0.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创新先行性，H3c得到验证。技

术导向对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 0. 174，P值为 0. 021，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技术导向能够促

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4a得到验证。细分市场导向对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 0. 268，
P 值<0. 001，在 0. 1% 水平上显著，表明细分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H4b得到验证。创新先行性对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0. 028，但不显著，H4c未得到验证。

本文采用 Hayes 推荐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33］，设定 Bootstrap 抽样次数为 5 000 次，

置信区间为 9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由表 5可知，数字人力资源经由技术导向影响

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值为 0. 093，95%置信区间为［0. 039，0. 149］，不包含 0，表明数字人力资

源通过技术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5a得到验证。数据资源经由技术导向影响

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值为 0. 106，95%置信区间为［0. 056，0. 167］，不包含 0，表明数据资源通

过技术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5b得到验证。数字人力资源经由细分市场导向

影响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值为 0. 107，95%置信区间为［0. 062，0. 160］，不包含 0，表明数字人

力资源通过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6a得到验证。数据资源经由细分

市场导向影响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值为 0. 137，95%置信区间为［0. 081，0. 196］，不包含 0，表

明数据资源通过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6b得到验证。数字人力资源

经由创新先行性影响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值为 0. 025，95%置信区间为［-0. 021，0. 075］，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H7a未得到验证。数据资源经由创新先行性影响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

值为 0. 046，95%置信区间为［0. 009，0. 090］，不包含 0，表明数据资源通过创新先行性促进专

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H7b得到验证。

表 4　SEM检验结果

假 说

H1a
H1b
H2a
H2b
H2c
H3a
H3b
H3c
H4a
H4b
H4c

路 径

数字人力资源→竞争优势

数据资源→竞争优势

数字人力资源→技术导向

数字人力资源→细分市场导向

数字人力资源→创新先行性

数据资源→技术导向

数据资源→细分市场导向

数据资源→创新先行性

技术导向→竞争优势

细分市场导向→竞争优势

创新先行性→竞争优势

路径系数

0. 351
0. 108
0. 545
0. 353
0. 490
0. 386
0. 434
0. 290
0. 174
0. 268

-0. 028

标准误差

0. 094
0. 061
0. 070
0. 047
0. 073
0. 049
0. 039
0. 051
0. 078
0. 073
0. 051

临界值

3. 810
1. 611
7. 781
6. 261
7. 954
7. 064
8. 327
5. 972
2. 305
4. 557

-0. 484

P值

<0. 001***

0. 107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21*

<0. 001***

0. 628

结 果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注：***表示P<0.001，下同。

96



姚梅芳，等 . 人数交互视角下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 SEM和 fsQCA的混合方法

（二） fsQCA检验结果

⒈变量校准①

参考杜运周等的做法［34］，本文采用 fsQCA的直接校准程序，将原始连续数据转化为［0，1］
区间内的模糊隶属度，选取各变量的 95%分位数、50%分位数和 5%分位数分别作为完全隶属、

交叉隶属和完全非隶属锚点，并借助 fsQCA 3. 1软件计算隶属度分数。该软件在构建真值表时会

默认排除隶属度恰好为 0. 500的案例，为保障样本完整性，并避免组态覆盖度偏误，本文将校准

后等于0. 500的数值统一微调为0. 501，以确保其参与后续分析。

⒉必要性分析

参考杜运周等的做法［34］，当单个影响因素的一致性大于 0. 900 时，则判定其为必要条件。

高竞争优势与非高竞争优势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由表 6可知，所有单个前因变量的一

致性均小于0. 900，表明不存在构成专精特新企业高竞争优势或非高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⒊竞争优势组态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时，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800，频数阈值设置为 4，并以 PRI一致性

值大于 0. 650为标准进行筛选。在此基础上构建真值表并对数据进行分析，高竞争优势组态路径

结果如表 7所示，非高竞争优势组态路径结果如表 8所示，共存在九条构建专精特新企业高竞争

优势的组态路径，四条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竞争优势的组态路径。

① 变量校准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假 说

H5a
H5b
H6a
H6b
H7a
H7b

路 径

数字人力资源→技术导向→竞争优势

数据资源→技术导向→竞争优势

数字人力资源→细分市场导向→竞争优势

数据资源→细分市场导向→竞争优势

数字人力资源→创新先行性→竞争优势

数据资源→创新先行性→竞争优势

效应值

0. 093
0. 106
0. 107
0. 137
0. 025
0. 046

标准误差

0. 028
0. 028
0. 025
0. 029
0. 024
0. 021

95%置信区间

下限

0. 039
0. 056
0. 062
0. 081

-0. 021
0. 009

上限

0. 149
0. 167
0. 160
0. 196
0. 075
0. 090

结 果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表6　高竞争优势与非高竞争优势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变量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

数字管理人力资源

~数字管理人力资源

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

技术导向

~技术导向

细分市场导向

~细分市场导向

创新先行性

~创新先行性

高竞争优势

一致性

0. 800
0. 523
0. 781
0. 567
0. 760
0. 550
0. 764
0. 583
0. 727
0. 549
0. 762
0. 553

覆盖度

0. 754
0. 603
0. 781
0. 612
0. 750
0. 601
0. 793
0. 604
0. 743
0. 578
0. 747
0. 609

非高竞争优势

一致性

0. 629
0. 719
0. 612
0. 763
0. 606
0. 727
0. 588
0. 785
0. 568
0. 730
0. 617
0. 722

覆盖度

0. 550
0. 770
0. 568
0. 764
0. 556
0. 737
0. 567
0. 755
0. 539
0. 712
0. 562
0. 738

注：~表示逻辑“非”，即该前因条件的缺席状态。

97



2026年第7期（总第512期）

由表 7可知，专精特新企业高竞争优势组态路径解的覆盖度为 0. 669，解的一致性为 0. 885。
专精特新企业高竞争优势的九条组态路径可分别命名为“数智人力驱动技术深耕型”（S1）、“数

据引领细分拓展型”（S2）、“数字管理驱动创新渗透型”（S3）和“数据赋能市场创新突破型”

（S4）四种类型。

“数智人力驱动技术深耕型”的两条组态路径（S1a和 S1b）均以数字技术人力资源、数据资

源、技术导向存在为核心条件。其中，组态路径 S1a以细分市场导向存在为边缘条件，组态路径

S1b 以数字管理人力资源和创新先行性存在为边缘条件。这两条组态路径可分别解释 53. 7% 和

52. 4%的高竞争优势样本案例。

“数据引领细分拓展型”的三条组态路径（S2a、S2b和 S2c）均以数字管理人力资源、数据

资源和细分市场导向存在为核心条件。其中，组态路径 S2a以技术导向存在和创新先行性缺失为

边缘条件；组态路径 S2b以技术导向缺失和创新先行性存在为边缘条件，组态路径 S2c以数字技

术人力资源存在为边缘条件。这三条组态路径可分别解释 31. 8%、35. 4%、52. 8%的高竞争优势

表7　高竞争优势组态路径结果

前因变量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

数字管理人力资源

数据资源

技术导向

细分市场导向

创新先行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解的覆盖度

解的一致性

高竞争优势

S1
S1a
●

●
●
◆

0. 537
0. 009
0. 934

0. 669
0. 885

S1b
●
◆
●
●

◆
0. 524
0. 044
0. 943

S2
S2a

●
●
◆
●
○

0. 318
0. 009
0. 950

S2b

●
●
○
●
◆

0. 354
0. 005
0. 957

S2c
◆
●
●

●

0. 528
0. 006
0. 930

S3
S3a
◆
●

●
●

0. 531
0. 029
0. 934

S3b

●
◆
○
●
●

0. 354
0. 005
0. 957

S4
S4a
◆

●

●
●

0. 538
0. 010
0. 919

S4b

◆
●
○
●
●

0. 354
0. 005
0. 957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表8　非高竞争优势组态路径结果

前因变量

数字技术人力资源

数字管理人力资源

数据资源

技术导向

细分市场导向

创新先行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解的覆盖度

解的一致性

非高竞争优势

N1

⊗
⊗
⊗
⊗
⊗

0. 391
0. 029
0. 927

0. 537
0. 899

N2
⊗
⊗

⊗
⊗
⊗

0. 412
0. 050
0. 915

N3a
⊗
⊗
⊗
⊗

○
0. 419
0. 057
0. 921

N3b
⊗
⊗
⊗
⊗
○

0. 401
0. 039
0. 926

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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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案例。

“数字管理驱动创新渗透型”的两条组态路径（S3a和 S3b）均以数字管理人力资源、细分市

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存在为核心条件。其中，组态路径 S3a以数字技术人力资源存在为边缘条

件，组态路径 S3b 以数据资源存在和技术导向缺失为边缘条件。这两条组态路径可分别解释

53. 1%和35. 4%的高竞争优势样本案例。

“数据赋能市场创新突破型”的两条组态路径（S4a和 S4b）均以数据资源、细分市场导向、

创新先行性存在为核心条件。其中，组态路径 S4a以数字技术人力资源存在为边缘条件，组态路

径 S4b以数字管理人力资源存在和技术导向缺失为边缘条件。这两条组态路径可分别解释 53. 8%
和35. 4%的高竞争优势样本案例。

由表8可知，专精特新企业非高竞争优势的解的覆盖度为0. 537，解的一致性为0. 899，模型

总体解释力度良好。根据核心条件的差异，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竞争优势的四条组态路径可命

名为“市场落后下数据管理缺失型”（N1）、“市场落后下人力资源短板型”（N2）、“人力资源与

技术双重劣势型”（N3a/N3b）三种类型。这些组态路径揭示了专精特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

面临的困境，为企业避免陷入非高竞争优势状态提供了警示。例如，“市场落后下数据管理缺失

型”（N1），表现为数字管理人力资源、数据资源、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等关

键因素的缺失，该路径可解释 39. 1%的非高竞争优势样本案例。“市场落后下人力资源短板型”

（N2），表现为数字技术人力资源、数字管理人力资源、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

等关键因素缺失，该路径可解释 41. 2% 的非高竞争优势样本案例。“人力资源与技术双重劣势

型”（N3a/N3b），表现为数字技术人力资源、数字管理人力资源、数据资源和技术导向等关键因

素缺失，组态路径N3a和组态路径N3b可分别解释41. 9%和40. 1%的非高竞争优势样本案例。

⒋fsQCA稳健性检验①

在 fsQCA过程中，阈值的设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分析结果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而有必要

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通过调整一致性阈值考察专精特新企业高竞争优势和非高竞争优势分析结

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0. 800调至0. 850，频数阈值仍为4，原始一致性阈值的改

变并未影响高和非高组态路径结果，各个组态路径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专

精特新企业高竞争优势和非高竞争优势的组态路径具有稳健性。综上所述，fsQCA结果具有稳定

性和可靠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 479份专精特新企业调查问卷数据，采用 SEM和 fsQCA研究方法，探究人数交

互、精一创业导向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SEM结果表明，数字人力资源

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并促进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

数据资源能够促进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但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

影响不显著；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创新先行性对专

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数字人力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

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数据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

优势的提升。fsQCA结果识别出四类实现高竞争优势的有效组态路径，分别为“数智人力驱动技

术深耕型”“数据引领细分拓展型”“数字管理驱动创新渗透型”“数据赋能市场创新突破型”，揭

示了人数交互和精一创业导向的多重等效组合机制。本文研究为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通

过精一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① fsQCA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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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化数字人力资源建设，加大对数字人力资源的投入。一方面，招聘和培养兼具数字

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员工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为企业技术创新、市场细分和竞

争优势提升提供人力支持。另一方面，开展大数据分析等相关培训，提升员工的数据洞察力和决

策能力，加强数字技术人员和数字管理人员的协作，充分发挥数字人力资源的价值。

第二，优化数据资源利用策略。尽管数据资源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但其在细分市场导向、技术导向和创新先行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专精特新企业要重视构建完

善的数据管理体系，深入挖掘数据价值。例如，利用数据资源精准定位细分市场，制定针对性的

市场策略；借助数据洞察技术发展趋势，为技术研发提供方向，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数据验证创

新方案，提升创新的成功率和有效性，进而间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

第三，践行精一发展战略。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应专注特定技术领域和细分市场，持续投

入研发，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凭借技术领先赢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专精

特新企业要着力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创新

前可依托大数据开展细分市场调研，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确保创新方向的正确性；创新过程中应

立足自身专业化技术沉淀，利用数字人力资源的数据洞察力和技术能力推动技术和创新深度融

合，使创新成果能够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第四，聚焦多因素组合策略，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环境，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技术密集型

专精特新企业具备较强的研发基础和技术储备，可重点扩充数据研发人员，提升数据挖掘能力，

更适配数智人力驱动技术深耕型发展路径；科技服务型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服务注重贴

近终端客户需求，可搭建用户需求数据库，利用数据挖掘细分蓝海市场，更契合数据引领细分拓

展型发展路径。专精特新企业可参照对应组态的要素搭配逻辑，针对性优化数字人力资源和数据

资源的配置结构，充分释放人力资源和数据要素联动的协同赋能效果，持续构建差异化竞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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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SRDI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Data Interaction: 

A Mixed‑Method Approach Based on SEM and fsQCA

YAO Meifang, LIU Guannan, GE Baosha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Summary： Adopting the human‑data interaction (HDI) perspective and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textual founda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allocation of digital human capital and data resource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offering a novel theoretical lens for unpack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the 
pathway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mprovement among specialized, refined, distinctive, and innovative (SRDI) enterprises.

Grounded in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and drawing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479 SRDI 
enterprises across China as empirical samples, this study adopts a mixed‑method framework integr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HDI and 
nic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n boosting corpor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SEM results reveal that digital human 
capital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dvancement of corpor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orienta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orientation, and proactive innovativeness. Data resources foster nic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but can’t directly deliv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oth technology orient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orientation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enhancemen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ereas proactive 
innovativeness bears no significant promotional effect. Digital human capital improv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via the 
mediating channels of technology orient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orientation; meanwhile, data resources elev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three mediating paths, namely, technology orienta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orientation, and 
proactive innovativeness. The fsQCA results identify four effective configurational paths to achieve high competitive 
advantage: digital intelligent human resources‑technology deep cultivation, data resources‑niche market expansion, digital 
management‑innovation penetration, and data empowerment‑market innovation breakthrough. These paths reveal the 
multiple equifinal combinatorial mechanisms between HDI and nic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is paper expands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ree distinct dimensions.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HDI perspective and 
defines HDI as a critical digital organizational context for enterprises, incorporating digital human capital and data 
resource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Second, it employs a mixed‑method paradigm combining SEM and fsQCA.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compensates for SEM’s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over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overcomes fsQCA’s weakness in verify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Third, it extends the applicability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to the segmented research context of SRDI enterprises.
Key words：human‑data interaction； SRDI enterprises； nic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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